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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闺阁内部的文学空间
———论清代康熙时期的女性诗歌

吴摇 琳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6)

[摘摇 要] 康熙年间,是明清女性诗歌从“闺外冶转向“闺内冶的重要节点。 这一时期的女诗

人自觉在创作中实践着温柔敦厚的礼教要求与清新雅正的诗学宗尚,改变了晚明以来才女追求

文人化、男性化的风尚,并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深细视角与温婉情感书写家庭生活,在古代诗歌畛

域内开辟了富于性别特色的文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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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作为古代女性诗歌史上的首个创作高峰,明末

清初时期不仅作品数量激增,诗歌题旨亦呈现出风

云变幻的宏大气象。 得益于江山鼎革带来的地理流

动与社会动荡,女诗人突破闺门之限,行踪所至广泛

结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创作风貌:“或洁似清霜,
遥听鹤唳;或雄如飞电,迅激驰马呙。 或急湍奔涛,瀺
灂龙门之水;或危峦绝山献,丹青雁宕之霞。冶淤其空前

成就,已多为海内外学者所发覆。 而康熙时期女性

诗歌的创作特征,需要放在这一诗史发展的背景中

加以总结。
随着社会趋于稳定,康熙时期女诗人逐渐失去

了易代之际那样宽松的创作氛围。 其视野只能集中

于闺内,书写诸如养老抚幼、思夫悼亡、节候变迁、同
伴嬉戏之类的家庭日常生活与人伦情怀。 女性涉足

闺外书写的广度、深度与频度,对闺阁书写的态度与

评价,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然而,作为女性无可取

代的生活空间,“闺阁冶无疑才是女性诗歌本色所

在。 明末清初女性特殊的文人化、男性化的创作风

貌,固然打破了世人对闺阁脂粉习气的陈见,却因为

题材旨趣刻意趋近男性而淡化了性别特征。 对于承

平之世的女诗人而言,或许生存空间的逼仄限制了

诗歌的格局,或许思想文化的凋敝造成了境界的平

庸,但她们却已开始探索更为契合自身的创作领域,
这一视野的“内转冶,便是推动女性创作展示出自家

面目的契机。

一、雅正敦厚:康熙时期女诗人的时代精神

康熙前期,海内耆旧凋零,明清之际影响力较大

的家族女诗人群体,如吴江叶氏、桐城方氏、山阴祁

氏、嘉定侯氏等,到此期已风华不再。 而在清初文坛

名噪一时的“诗媛八名家冶等亦相继离世。 以蕉园

诗社为代表的“国朝冶女诗人登上诗坛,开启了康熙

时期女性诗歌的崭新面目。
康熙时期的女诗人因活动范围缩小,诗人群体

多由家族亲缘关系联结而成。 影响力较大的有苏州

“张氏姊妹冶及杭州“蕉园诗社冶诸子。 张氏姊妹共

七人,包括张学雅、张学鲁、张学仪、张学典、张学象、
张学圣和张学贤。 “蕉园诗社冶则以“蕉园五子冶柴
静仪、钱凤纶、林以宁、顾姒、冯娴为核心,凭借群体

的声势突破了闺阁的掩蔽,造就了一时声名:“吾乡

闺媛能诗者,惟蕉园五子更倡迭和,名重一里,迄今

六十年来,风雅寖衰,良可叹也。冶 [1] 除张氏姊妹、
“蕉园诗社冶以外,康熙时期代表性的女诗人还有王

慧、吴永和、陈皖永等。 试举其生平如下:
王慧(1639—?),字兰韫,江苏太仓人。 学士王

长源女,诸生朱云集室。 《苏州府志》载其“早丧所

天,帘笼深掩,所著凝翠楼集不示外人冶 [2]。 集中大

半为其与表妹唱酬之作。 卷首唐孙华评曰:“琬琰

为心,绮绣成质,长律或至千言,古体辄成数十韵。
吐属风华,气体清拔,学富而才长,采高而音亮。冶于

有《凝翠楼诗集》四卷。



吴永和(1656—?),字文璧,江苏毘陵(武进)
人。 吴敬承女,庄澹庵从女,董之璜妻。 成婚一月夫

即出游,未几而染病,归家数月即卒。 自后吴永和

“嫠居屏去笔墨,有请益者辄不应,曰:‘此非未亡人

事也。爷性度凝重,遇可喜事未尝露齿,极拂意不闻

怨怒声冶盂。 有《苔窗拾稿》四卷。
陈皖永(1658—?),字伦光,号汲云老人,浙江

海宁人。 举人陈之暹女,杨瑄妻,女诗人徐灿从女。
诗人自称:“结褵后,酒食组纟川是议。 不暇多作,偶
有小咏,以非女子事,即弃去。 间有所存,夹注于米

盐籍内耳。冶榆 有 《素赏楼诗稿》 八卷、 《破涕吟》
一卷。

在这些代表性的女诗人的自我书写与他人记录

中,呈现出大同小异的生活轨迹与思想观念:以夫家

为重心、以吟咏为余事,韬光养晦,帘笼深掩,内言不

出。 这自然要归结于清廷强化女教推行力度,致使

女诗人的生活空间与创作个性受到限制。 清廷入主

中原,对于汉族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格外重视,维
护风教、倡导节烈之风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顺

治十三年丙申(1656 年),清廷颁布《内则衍义》,康
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 年),蓝鼎元撰《女学》,又进

一步强化女教规范。 随着清廷政权逐渐稳固,文化

控制也更为严厉。 统治者对于儒家传统诗教极为重

视,倡导雍容典雅的诗学观念。 男性文人为女性所

撰序跋,也多从风化的角度着意引导。 毛际可《古
香楼集》序中赞扬钱凤纶云:“而比事属词,尤合于

风人之旨。冶虞林云铭作《墨庄诗钞序》言:“至于离

合悲欢之词,咸得性情之正,有合于风人之义,则夙

具异禀,所得于天者厚也。冶愚唐孙华序王慧《凝翠楼

诗集》云:“观其寄兴遥深,措词雅正,真有合于二南

国风礼义之训,而非后世玉台之篇,香奁之咏,纤妍

柔曼者所可同日而语也。冶于据统计,康熙朝六十年

间,女诗人数量较明末清初有所减少,存世诗歌总集

亦寥寥无几。 或许因当时女性受内言不出于阃之约

束较深,以双亲、丈夫、儿子为生命之重心,故纵有才

华亦自觉沉潜于深闺,不欲显扬于世,更不用说如明

清之际女诗人一般,直接与四方名流往来酬酢了。
“蕉园诸子冶虽名噪一时,但诗社中人并无露才扬己

之心。 林以宁《赠言自序》:“因思廿有三载以来浮

沉世俗,即探讨载籍中,曾不一殚圣贤之旨。 以孤母

氏望而幸辱数子之知,谓可窃附艺林,因辑而银河之

为若干卷。 归而献诸堂上,谅必有以解母氏之颜。
而因自文其固陋也。 若谓以是诩于人而求知于世,
余心鄙之弗为耳。冶舆恭谨、内敛、无争,成为康熙时

期女诗人共同的生存姿态。 这与明清之际女性强烈

鲜明的求名意识,与挣脱性别桎梏、见知于世的自觉

要求形成了对比。
当女性生活空间趋于狭窄,其文笔也自然深入

到寻常生活。 陈皖永《小窗》反映了女性出嫁前的

生活状态:“小窗宜静坐,竟日不开帘。 破闷书千

卷,同愁镜一奁。冶余毛媞《小春》中温谨规矩的少女

形象亦为实录:
小春人更倦,坐觉微寒侵。 衰草已失绿,红梅缀

疏林。
沉水焚欲尽,薄酒还自斟。 筒内韬细笔,壁间静

瑶琴。
古人于此时,凝神以正襟。 谁知深闺里,亦惕坚

冰心。[3]

出嫁前幽闭深闺、娴静贞洁,成婚之后则操持家

务、勤勉婉顺,在这种秩序井然、时空幽闭的生存状

态下,女性家室之累的感叹不时发诸笔端。 王慧

《重九怀羽卿》称:“同临月下人,暌违岁已二。 非缘

踪迹疏,各有家室累。冶于又《哭韫玉妹》云:“玉霣兰

枯莫问天,那堪家累苦相煎。 愁无可语方为酷,病不

求医更可怜。 箧底常馀典衣券,笔端时给买花钱。
半生劳瘁因儿女,辄对咿嘤重泫然。冶于朱柔则《举第

四子》亦自叹:“齿过四九非青岁,莫怪容颜渐憔悴。
带病宁辞十指劳,居贫况有多男累。冶俞

康熙时期女诗人不仅在创作题材、风格上均退

回到传统闺阁的范围,其观念、心态亦随生存空间的

缩小而趋于保守谨慎,典雅庄重、温厚和平的作品成

为一时之正宗。 柴静仪被蕉园诸人公推为 “祭

酒冶 [4]。 徐德音《和芷斋侍史》评价云:“蕉园诗社重

凝香(柴静仪凝香诗最佳),作手今推在璞堂。冶 [5] 柴

静仪是传统女教的自觉遵守、实践者,在《与冢妇朱

柔则》一诗中,对勤俭辛劳的为妇之道有所阐发:
“深闺白日静,熏香垂罗帱。 病起罢膏沐,淡若明河

秋。 自汝入家门,操作苦不休。 苹藻既鲜洁,牖户还

绸缪。 丈夫志四方,钱刀非所求。 惜哉时未遇,林下

聊优游。 相对理琴瑟,逸响随风流。 潜龙慎勿用,牝
鸡乃贻羞。 寄言闺中子,柔顺其无忧。冶俞这种温柔

敦厚的生存哲学必然深深影响其诗歌旨趣,在另一

首《诸子有问余诗法者,口占二绝句,直抒臆见,勿
作诗观》中,柴静仪还直接阐发了自己的诗学主张:
“汉诗精义少人知,座咏行吟自得之。 更诵葩经与

骚些,温柔敦厚是吾师。冶俞

柴静仪之所以受到时人的推崇,奠定“蕉园诗

社冶宗主的地位,正因其温柔敦厚的诗学旨趣符合

了时代潮流。 林以宁《柴季娴掖北堂诗集业序》云:
“《凝香》名咏,乃贤媛之初集。 《北堂》命什,识孝子

·77·第 30 卷摇 第 5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吴摇 琳:闺阁内部的文学空间



之追思。 ……授书母氏,传壶德之幽闲。冶愚胡孝思

《本朝名媛诗钞》按体裁编排,各体均以柴静仪冠

首。 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赞其《凝香室诗钞》“本
乎性情之贞,发乎学术之正,韵语时带箴铭,不可于

风云月露中求也冶 [6]566。 柴静仪诗法杜甫,循规蹈

矩,将其作为雅正风格之代表,也进一步反映出“蕉
园诗社冶主导性的诗学宗尚。

二、回归闺阁:家庭题材的开拓深化

“国朝冶女诗人大多出生于顺治时期,成长在相

对安定的大家庭中,处于固定的关系圈内。 较之动

乱时期女诗人家庭离散、“骨肉自此情意疏冶的局面

有了极大不同。 以家族为基础的亲缘性群体成为诗

歌活动的重心。 女性在这个稳定而安全的交际圈内

分题角韵,切磋交流。 而与家人相处的人伦情感,也
成为康熙时期女性诗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第一,女诗人以家庭为核心的人生观,受到男性

游幕旅宦生活方式的冲击而激发了创作动力。 她们

用发乎情、止乎礼的方式,表达一家团聚的情感

需要。
男主外、女主内的生存格局,就意味着女性在感

情的天平上向着家庭倾斜。 其诗作亦往往以对家庭

的留恋,映照着男性在功名上的热情。 女诗人大都

出身于官宦之家,虽享有优裕从容的物质生活与安

逸平静的读书环境,但父亲时时宦游在外,因而女诗

人笔下,多劝父莫淹留在外,表达思亲忆远之情。 林

以宁曾作诗《忆父禹都》,表达终年难得与父亲相见

的伤感:“晓登百尺楼,遥望中条山。 天际有白云,
日夕自往还。 去来何寥邈,引领难追攀。 谁云生女

好,少长违亲颜。 岂不眷庭闱,安能事闲关。 问寝久

疏阔,视膳良以艰。 回步循南陔,踯躅涕汍澜。冶诗

后评云:“白华遗响,温厚可讽。冶愚对仕途不顺的父

亲,女诗人往往能从共聚天伦、和睦亲厚的情感出

发,进行委婉的劝慰。 王慧父王发祥为顺治十二乙

未(1655 年)进士,任刑部主事。 王慧《壬寅[康熙

元年,1662]春初家大人归自都门志喜二首》之一

云:“连朝乾鹊噪柴扉,早放金鸡愿不违。 秉烛羌邨

疑若梦,候门栗里喜真归。 吾生忧患知多少,人世荣

华有是非。 历尽畏途双鬓在,从今安稳钓鱼矶。冶于

王发祥汲汲于仕途,引起了女儿的不满与忧虑。 王

慧在《丙午[康熙五年,1666]仲春送家大人北上》一
诗中,规劝父亲就此隐退:“频年息意故园薇,又指

东华理客衣。 自是周颙家累重,不容何点宦情微。
羊肠早历途仍险,鸡肋曾尝味本稀。 人事艰难相促

迫,初心莫叹出山违。冶于然而,王发祥因事解职后,
仍然赶赴京中寻职复补,终于在康熙八年己酉

(1669 年)病没。
对于身为人妻的女诗人来说,丈夫汲汲功名、远

游在外是极寻常不过的场景,其赠外诗亦多围绕丈

夫事业与夫妻情感的矛盾展开。 一方面,她们希望

夫君能成就功业、实现理想。 朱柔则《寄远曲》四首

“栖燕将雏苦,征鸿失侣寒。 居家与行路,同是一艰

难冶、“取友防轻薄,持躬问老成。 寄言百君子,努力

事身名冶俞,表现出对夫君辛苦奔波的理解,并致以

殷勤叮嘱与鼓励。 柴静仪阅此诗后评道:“无端写

出征途苦,助我思儿泪几行。冶俞而另一方面,女诗人

独居家中操持大小事务,“居家与行路,同是一艰

难冶,不可能不期望能与夫君长相厮守,尤其是正值

盛年,难免有离居之叹。 诗末评云:“于委婉中见气

节,于规讽中见性情。冶 [7]林以宁《寄外燕都》则意更

显豁:“此去将何为,黄金台上客。 振翮起蒿莱,千
里自挟策。 文章显当世,声名久赫奕。 富贵不足慕,
寸阴真可惜。冶愚《得夫子登榜后家书,言明年春不得

第,即返棹西湖》中,诗人甚至促狭地写道:“不是深

情因伉俪,肯期失意早归来。冶愚表现出在丈夫的事

业功名与一家团聚之间的复杂的心态。
第二,女性细腻柔婉的天性,使她们更擅长于人

伦亲情的点滴表达,因而诗人笔下的家庭生活,往往

温馨素朴、亲切动人。 在细节的采撷、语言的剪裁、
情感的把握上均有独到之处。

女性对平实、日常化的书写似乎有着天然的兴

趣,擅于刻画出真实鲜活的家庭场景。 这一特点在

康熙时期已有发端。 朱柔则《举第四子》记录生儿

场景,生动刻画出女儿在旁娇妒之细微神色:“儿生

第四如有神,倏忽坠地无艰辛。 痴女小小作娇妒,背
立在傍偷眼嗔。冶俞 另一幕生动的场景来自王慧的

《壬寅[康熙元年,1662]春初家大人归自都门志喜

二首》其二,诗人描述老父归家后之情状:
容易风霜归腊后,依然儿女话灯前。 解包笑索

馀铅黛,垂橐羞看剩俸钱。于

通篇皆琐细语、寻常事,只是撷取了父亲久宦归

家后的短暂情境,整个画面却被温馨的光影所笼罩。
王慧对母亲更为敬慕怀念,《忆昔十首》其四云:“忆
昔春游风日恬,柳丝斜漾绿纤纤。 拟牵萝茑愁枝蔓,
欲折荼蘼怕刺尖。 赌却金钗头上拔,赢来采色坐中

拈。 小鬟似亦知人意,拾得名花暗里添。冶盂王慧之

母吴氏,《太仓州志》载其“博览典籍,尤悉史事得

失,能诗善琴。 ……发祥官武昌,氏随之任,治家严

肃,内外秩然,暇则惟亲翰墨。 著有《遗香集》。冶 [8]

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 年)王慧远嫁后,“乐事减去

大半冶,“吾母尝泛舟相探,余之妯娌无不敬慕,则吾

·87·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4 年 10 月



母之风范可知矣冶于。 吴氏后随夫任武昌,病卒于舟

中。 “嗣后家严远宦楚中,迎母之任,余送之浒墅,
停舟夜话,血泪几枯,呜呼,岂意江头一别,遂成永

诀。 兴言及此,岂不痛哉。 后虽故里时归,无复当年

佳境。冶于作者回忆幼年与母亲弟妹相处情景:“当吾

母在日,膝下娇痴同诸弟妹,或花前拈韵,或月下联

吟,一言有合吾母,必奖借劝勉,故春朝秋夕,未尝虚

度。冶盂那些散布在诗篇中的鲜活场景,正是作者以

深情之眼观照家庭生活的娓娓道来。
在视角细腻、取材平实的同时,女诗人表达骨肉

亲情往往以简单语、家常语出之,避免刻意经营而损

害了原汁原味的情感表现。 如王慧《秋初招两弟过

舍》:“漫言书信疏相候,惟望轩车过莫稀。 尊酒已

开期必至,待将明月送君归。冶于书写兄弟相聚之乐

及愿兄弟间常相探视的简单期盼,不事雕琢、语重心

长。 倪瑞璿《忆母》则为时人称道:
河广难航莫我过,未知安否近如何。 暗中时滴

思亲泪,只恐思儿泪更多。逾

此诗继承了《诗经·陟岵》 “心已神驰到彼,诗
从对面飞来冶的书写视角与朴素无华的语言表达,
故全诗结构圆美流转近于造化天工,语意浅近却情

真意切,展示出女性抒情的特色。
第三,课儿教子作为女诗人的职责,为女性诗带

来了崭新的题材领域,并彰显出女性在培养优秀后

代、传承家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教子诗是清代女性诗歌的一大特色。 此类题材

从顾若璞发端,到康熙时期女诗人达到高峰。 女诗

人对教育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钱凤纶《示钊儿》就
指出:“是以汝学问未深,怀抱未广,吾之过也。冶訛輥輯文

化素养的提高,使她们在母教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
女性的教子之功,直接影响下一代的学识与前

途,并进一步维系着家族文脉的兴衰,往往比男性发

挥了更加切实的作用。 一方面,不少女诗人为寡妇,
她们往往要独立承担子嗣的教学任务。 女诗人严

乘,字御时,江苏长洲(今苏州)人。 夫、子均丧,独
自教孙读书,《课孙夜读》云:“他日学成安出处,锦
衣不与换斑衣。冶訛輥輰流露出对孙子光耀门楣寄予的殷

切期望,其孙不负苦功,终在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1708 年)举经魁。 另一方面,男性长期宦游在外,
也把接续风雅的任务留给了女诗人。 朱柔则夫家衰

落,倍感生计艰难,诗人勤俭持家毫无怨言,并自觉

担负起了母教重任,其《举第五子》写出了女性独有

的感受:“自怜乳哺多辛苦,转忆吾亲罔极恩。冶訛輥輱只

有自身经历抚养子女之艰难后,才能更深切体会当

年母亲养育之不易。 课子读书中种种不为人知的辛

苦之处,都在寄给丈夫的书信中倾诉出来:
空复怜儿子,迢迢隔蓟城。 燠寒劳问讯,衣食苦

经营。
岁月嬉游惯,诗书背诵生。 几回当与杖,思汝气

全平。訛輥輱

在课儿教子的任务中,不仅包含了对子女进行

学识上的督导,还常有为人处事的提点。 严肃的教

诲中时时流露出拳拳母爱,自是男性诗人所无法体

验的。 柴静仪对长子沈用济寄予厚望,晓之以“外
侮旋复来,内忧方未已冶的家族境遇俞,敦促其为家

族兴衰而努力。 当沈用济仕途失意时,则作《长子

用济归自粤中,诗以慰之》,可见其识见与襟怀:
君不见,侯家夜夜朱筵开,残杯冷炙谁怜才? 长

安三上不得意,蓬头黧面仍归来。 呜呼! 世情日千

变,驾车食肉人争羡。 读书弹琴聊自娱,古来哲士能

贫贱。俞

沈德裁评此诗云:“立身一败,万事瓦裂,皆由

不能贫贱之故,贫贱中正可磨炼人品也。 能贫贱他

日即能富贵矣。 学者宜三复斯言。冶 [6]566在柴静仪的

谆谆教诲、潜移默化之下,沈用济终不负期望,成就

了诗坛声名。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十载:“少喜吟

诵,及长出游,一至山东登岱岳,又之楚、之闽、之粤

东西,与屈绍隆、梁佩兰友,诗益大进。 又之边塞,留
右北平,一变为燕赵声,一时名流莫与抗。冶 [9]

三、结语

康熙时期女诗人局促于闺阁之内侍亲、相夫、教
子,却在狭窄空间中开辟了深邃的世界,以细腻笔触

展开了一幕幕人伦亲情的生动图画。 这些出色的作

品打破了拟作闺音的男性创作路数,刻画了被男性

所忽略的女性内心情感世界,清中叶女诗人继承了

这一视野“内转冶的倾向,朝着日常化、生活化的创

作迈进。 作为从清初的宏大走向清中叶琐碎深细的

过渡阶段,康熙时期女诗人对传统闺阁文学空间的

开拓之功不容忽视。
注释:
淤 参见邹漪《诗媛名家红蕉集》,清初刻本,第 2b 页。
于 参见王慧《凝翠楼诗集》,清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刻

本,第 2a 页。
盂 见吴永和《苔窗拾稿》,清雍正三年乙巳(1725)刻本,第

2a 页。
榆 见陈皖永《破啼吟·卷首》,民国抄本,第 1a 页。
虞 见钱凤纶《古香楼诗》,清康熙刻本,第 1b 页。
愚 见林以宁《墨庄诗钞》,清康熙刻本,第 2a 页。
舆 见林以宁《墨庄文钞》,清康熙刻本,第 6b 页。
余 见陈皖永《素赏楼稿》 卷一,民国抄本,第 2a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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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见胡孝思《本朝名媛诗钞》,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
凌云阁刻本。

逾 见汪启淑《撷芳集》卷三十二,清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
飞鸿堂刻本,第 10a 页。

訛輥輯 见钱凤纶《古香楼杂著》,清刻本,第 17a 页。
訛輥輰 见恽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卷一,清道光十六年丙申

(1836)红香馆刻本,第 15a 页。
訛輥輱 见吴颢 《国朝杭郡诗辑》 卷三十,清同治十三年甲戌

(1874)钱塘丁氏刻本,第 32b 页。

[参考文献]
[1] 方芳佩. 在璞堂吟稿[M] / / 四库未收书辑刊·10 辑: 20

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510.
[2] 李铭皖,等. (同治)苏州府志[M] / / 中国地方志集成·

江苏 府 县 志 辑: 4 册. 南 京: 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

1991:257.
[3] 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M] . 北京: 中华书局,1990: 8120.
[4] 沈善宝. 名媛诗话[M] / / 续修四库全书: 1706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51.
[5] 徐德音. 绿净轩诗钞[M] / / 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上册. 黄

山: 黄山书社,2008: 115.
[6] 沈德潜. 清诗别裁集[M] . 北京: 中华书局,1975.
[7] 阮元. 两浙輶轩录[M] / / 续修四库全书: 1684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78.
[8] 王昶,等. (嘉庆)直隶太仓州志[M] / / 续修四库全书:

668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8.
[9] 钱林. 文献征存录[M] / / 续修四库全书: 540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40.

[责任编辑:夏畅兰]

Literary Space in the Boudoir: Female Poetry in Kangx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WU 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hina)

Abstract: Female literal horizon which chang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 to the boudoir in the poetesses of Kangxi period consciously
obeyed the rules of female norms and the poetry criterion of elegant legitimism, and pushed female poetry developing toward a narrow
field with gender characteristics. Consequently, the poetesses broke away from the man鄄like style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eveloping a new literary world with distinct sex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Kangxi Period; female poetry; literary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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